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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音

■理论探索

乡土的根性与新变乡土的根性与新变
———刘绍棠大乡土文学观及其当下启示—刘绍棠大乡土文学观及其当下启示

□马建辉

（上接第1版）
通过文学讲座、创作交流等形式，驻村作家

们以实际行动让文学赋能乡村建设，培育基层文
化力量，助力地方文旅发展。诗人高旭旺在与福
贡的文学爱好者们面对面座谈交流中，耐心倾听
他们的创作困惑，并结合自己的文学经验予以解
答；在曲靖，诗人庞培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们围
绕民间文化挖掘、乡村文学创作、文化人才培养
等话题进行交流；在红河，作家陈应松进行了两
场长达3个小时的交流讲座。一位基层写作者
说：“我们曾在文字的田埂上独自跋涉，困惑于如
何捕捉乡土的灵魂、如何让笔墨沾染上烟火的
暖。而‘中国作家驻村计划’如一束光，让作家走
进红河，也让我们与文学名家开启了一场双向奔
赴的心灵对话。”当有人问及如何突破瓶颈时，陈
应松以花为喻：“花在暗处扎根时，心中已有绽放
的规划。写作要耐住寂寞，沉淀的时光终将让文
字拥有力量。”驻村作家们的讲述与帮扶宛若甘
霖，滋润着基层写作者的心灵。这既让基层写作
者明晰了创作路径，也让驻村作家更精准地把握
了乡村的精神需求。

作家熊育群与澄江作家赵丽兰结成“帮扶对
子”，一对一指导，点对点作答。“创作是扎根泥土
的修行”，这是赵丽兰从熊育群身上学到的最深
刻的创作精神。几天的时间里，熊育群和赵丽兰
打着伞走在雨天泥泞的田间小路上，看蓝莓、树
莓的长势，关心农民的实际收入。在一个老乡的
家里，夫妻俩好奇地问什么是文学？熊育群指着
大棚里的蔬菜说：“萝卜、辣椒、青菜，它们都是文

学；你们巡山、种菜、栽树、做饭、唱歌，都是文学；
巡山累了，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也是文学。文学
就是发现生活的诗意，抒发内心的感受，写出日
常生活里令人动心的故事。”

在大理，作家胡丘陵聆听86岁的杨德龙老
人用方言讲述村庄的历史，在老人平静的语调与
深邃的目光里，他仿佛触摸到一部活的村史。这
些时刻让胡丘陵明白，要“掰开这枚乡村的核
桃”，不能仅凭观察，更需要用手去触碰，用心去
共情。胡丘陵受聘为中和村的“荣誉村民”，在他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号，更意味着一份长期
的关注与情感承诺”。

旧伤在身的作家李云，暂搁医嘱奔赴楚雄，
即便拄着拐杖也要走访调研。连续数日跋涉后，
旧伤与新疾叠加发作，他的膝盖出现严重水肿，
几乎无法站立。面对“任务必须完成”的坚定信
念，当肿痛稍缓，李云便双手拄起拐杖，重新奔走
在采访的路上。他与彝绣非遗传承人李长征交
心，见证六万绣娘凭彝绣致富的传奇，这些书斋
中无法获得的鲜活素材，让作品充满泥土芬芳与
生命温度。楚雄州文联的普天意与元谋县文联
的杨永红陪同李云探访、调研，他们在李云的身
上看到了作家的修养和文学的价值，“它不在于
华丽的辞藻或精巧的结构，而在于写作者以鲜活
的生命体验、深刻的思想火花，去点燃读者的精
神世界，达成心灵的共鸣”。

文艺赋美乡村，让乡村特色产
业与文化深度绑定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更是文化的繁
荣、精神的富足。在“中国作家驻村计划”里，“文
艺赋美乡村”成为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
手，作家们结合当地实际建言献策，以实际行动
推动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而深厚的文
化力量。

作家许岚以“勤访谈、勤脚走、勤笔记、勤拍
照、勤思考”的“五勤”准则扎根乡土，与百姓拉家
常、挖故事，随身的相机与笔记本记录下永胜村
民宿的烟火气、庆福村苹果园的丰收景、格里卓
村藏红花基地的新生机。“稻穗向泥土叩首，因为
孕育；我向泥土和稻穗叩首，因为养育。”这句诗
既是他敬畏大地的心声，更是文艺扎根乡土的生
动写照。在维西县启别村，许岚采访了从建档立
卡户成长为致富带头人的和艳群，深入了解了将
民宿与特色农业、民族文化融合，以直播带货拓
宽农特产品销路的乡村产业融合方式。许岚说，
和艳群的创业实践证明，传统民俗、农耕文化与
现代商业的有机融合，能让乡村在守住文化根脉
的同时实现经济振兴。

诗人张绍民在到达驻村地点保山前，总担心
不能更好地书写劳动人民创造的幸福画卷。为

了珍惜驻村时间，张绍民把一天当成一周来使，
起早贪黑高效工作。保山的小粒咖啡很有名，即
便连着几天下暴雨，哪怕浑身被雨淋透，他也要
去咖啡种植园看咖啡的长势。张绍民感慨地说：

“这里的村民生活十分现代化，他们有开阔的视
野和全球性眼光，身上的美好、自信和幸福让人
感动。”每天回到住所，张绍民都会第一时间整理
所见所闻并进行创作，虽然只睡三四个小时，但
他依旧很兴奋。与张绍民座谈后，基层文学创作
者杨敏深受启发：“这坚定了我们深耕保山题材
的决心，民族村寨的烟火气、特色产业赋能的乡
村图景，都是值得我们书写的宝藏。”

炽热的阳光下，诗人杨廷成在耿马县芒见村
挥镰收割稻谷，木质谷仓边，他奋力甩打稻穗，汗
珠与心中的幸福感交织。他来到葫芦小镇的一
家茶庄，偶然发现茶庄的角落里竟摆着一个简易
书架，上面整齐地码放着《平凡的世界》《活着》等
书籍，老板夫妻俩在忙碌的间隙，总会抽出时间
翻阅几页。“我们没读过多少书，但就喜欢看这些
写生活、写人情的故事。”老板娘依朋说话时略显
腼腆。正是这份对文学最纯粹的热爱打动了杨
廷成。当他看到沧源县班列村图书室的图书匮
乏，便积极发起捐建图书室的倡议，得到全国各
地文学界朋友的响应，累计捐赠图书近2000册，
让图书室成为乡村的文化地标与精神家园。杨
廷成不仅用文字记录乡村，更用行动助力增收，

他为临沧市临翔区南美乡南华村拉祜族村民推
销当地普洱茶、野生黑蜂蜜；为耿马县孟定镇推
销芒团手工纸、工艺陶品；为沧源县勐角乡控角
村彝族群众推销黄金百香果500余斤。“我和他
们建立了亲密的朋友关系，后期的销售事宜将持
续进行下去。”杨廷成说。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支撑，而文学的介入能
为乡村产业注入文化内涵，拓宽发展路径。作家彭
学明为马龙苹果、罗平乡村旅游录制了短视频进行
推介，仅他个人视频号的播放量就达百万人次，有
效提升了当地产品与旅游资源的知名度。这种

“文学+新媒体”的创新实践，使乡村文化与产业
资源突破地域限制，让乡村特色产业与文化内涵深
度绑定，为乡村文化赋能产业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文学与乡村的相遇，是一场双向的成就。文
学正在改变乡村，乡村也默默滋养着文学。文艺
工作者用真情实感描绘山乡巨变，助力乡村发展，
让文艺之光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在“中国作家
驻村计划”里，乡村的文化意义被重新发现：它既
是承载劳动智慧、民俗传统的文化场域，也是充满
创新活力、时代气息的发展热土；既需要文学的记
录与传承，更能为文学注入鲜活的生命力。在乡
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文艺赋美乡村的实践必将不
断深入，文学助力乡村振兴的力量必将持续彰显。

春潮涌动处，笔墨赴乡关。新的一年，“中国
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也将拉开帷幕，持续引
领作家回归大地、沉潜身心，在广袤的乡土大地
上续写属于当代中国的“山乡巨变”，让乡村之美
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乡土的力量温暖更多心灵。

用脚步丈量土地，重新探察和美乡村

一

1925年1月，《现代评论》发表了文艺评论家张定璜的
文章《鲁迅先生》，其中写道，鲁迅先生的作品“满熏着中国
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在
写讫于1935年3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
里，鲁迅明确提出了乡土文学的概念，并对之进行了阐发，
提出乡土写作是“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
上”。在鲁迅的影响下，乡土文学创作发展成庞大的一
脉。在这条脉络中，刘绍棠无疑是一个极为突出的节点。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刘绍棠先生诞辰90周年。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抚今追昔，探讨前辈作家的创作遗
产及其对于当下文艺创作的启示，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绍棠对乡土文学极为用情、用力颇多。这既体现
在其乡土小说创作的斐然成就上，也体现在其对于乡土
文学的大力倡导和理论建树上。除《乡土与创作》《我与
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四十年》等若干部以“乡土”为中心
的理论散论集之外，《四类手记》和《刘绍棠文集》第10卷
等，也比较集中地收入了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理论思考
的文章。

在乡土传统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渐行渐远的当下，为什
么我们还要重提“乡土文学”或“乡土写作”、重温刘绍棠的
乡土文学创作和乡土文学理论呢？关键就在于“乡土”这
两个字是说到了中国人的根本上、本色上的。乡土这个概
念，应该说是抓住了中国人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东汉班
固在《汉书·元帝纪》中就讲，“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在乡
间，最普遍、最朴素的神庙是“土地庙”，往往建在村口路
边，是低矮的显得有些简陋的建筑，供奉的是土地神（又称

“土地公”或“土地爷”）。老百姓还有一句非常淳朴的话，
叫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土，可以说是中国人肉身和
精神的“胎盘”。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
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
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
法”。“土”，是乡下人的“命根”。“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
不开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人们，特别是青年，可
能希望自己更城市化、更现代化一些，或者说更洋气、更摩
登一些，但骨子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土气”，并且这些“土
气”是赶不走的。它倔强地留在那儿，成为我们的底气和
骨气。所以，真正触摸到乡土气息的文字，往往直抵骨髓、
思深虑广，比如，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费孝通的学术著作
《乡土中国》，都是如此。

刘绍棠对文学创作中的“写什么”“怎么写”等问题多
有论述，其着重点都在“乡土”二字上。他解释说：“乡者，
地方也；土者，民间也。”这明确强调了乡土文学的“地方
性”和“民间性”。在刘绍棠乡土文学理论中，一个核心概
念是“土气”。什么是“土气”呢？刘绍棠的回答是：“土气，
在我看来，就是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
色；也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气派。”他
提出：“土气的作品，我称之为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在我的
心目中，就是要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
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
色，描写农民的历史和时代的命运。”他还概括出乡土文学
的四个特征，即“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
材”。刘绍棠认为，要想写出土气的作品，就要求作家是一
个土性的人。他以自己为例说：“土生土长的土性，也就是
我的经历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个土命人，是个土著作家，只
能写土气的作品。”刘绍棠所讲的“土气”或“土性”，实际上
是在讲一种“根性”，讲乡土文学是一种“根性”文学，是深
深扎根中国大地和中华文化、具有中国气质和禀赋的文
学。这种“根性”既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上，也体现在
作品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上，并且人物性格也是以叙事

语言和人物语言来刻画呈现的。

二

作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代表作家的刘绍棠非常重视
文学语言问题。这可以说是其乡土文学创作能够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一个重要元素。刘绍棠在许多短论中都谈到
乡土文学的语言问题。他说：“小说第一讲究的是语言。”

“艺术性的决定因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第一要素不及格，只能做一个留级的作家。”“我从开始习
作，就在语言上下功夫，这两三年，更花了些气力。”“中国
小说最鲜明的民族风格，是依靠人物的个性语言和行动中
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和透露人物心理活动，不像外
国小说那样着力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剖析和描写；所以，
要想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必须语言功夫过
硬。”他主张文学语言要“达意而传神”。

刘绍棠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谈到乡土文学语言的三
个来源。一是从生活中积累丰富多彩、优美生动的农民口
语，把新鲜活泼和具有个性的农民口语大量运用到小说创
作上。他特别赞赏农村妇女的语言艺术，称她们的语言

“绘声绘色，绘影绘形，悦耳动听，耐人寻味”。二是从民间
文艺（如曲艺、地方戏等）中汲取语言艺术的营养，主张小
说作者应该学习评书艺人使用口语抓住听众的本领。三
是从古典文学中得到神韵和文采的熏陶，不仅学叙事文的
语言表现，还可以学骈文体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学古典诗
词的高远意境，提高小说创作的精神境界和美学水平。他
特别强调，“古典文学造诣越深，小说创作的语言艺术也就
水涨船高”。

刘绍棠还有一个虽着墨不多但非常重要的乡土文学
主张，就是倡导“无主角戏”小说创作。他说：“生活中有主
导，有主线，有主体，但是没有主角。”一篇小说的人物，如
果“硬要其中一个人物扮演主角，其他人物都围绕这个主
角团团转，便要削生活本色之‘足’，适突出个人之‘履’”，

“近年来我的小说，想方设法从主角戏的桎梏中挣脱出
来，只对生活进行自然的剪辑，使每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
戏；相互之间既有不可分割的制约，也有个人表现的自
由”。他以《蒲柳人家》为例说：“6岁的顽童何满子从头
至尾都出场，但是这个光着屁股野跑的小家伙显然不是
主角。他只不过是穿针引线，把其他人物串联起来。周
檎和望日莲是主角吗？也不是。他们不但不能左右其他
人物，其他人物反而在左右他们。何大学问、一丈青、柳
罐斗和吉老秤，都各有其重要作用，相辅相成而并无主
从。”这种无主角戏创作，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思想，是一
种新乡土民主意识的重要体现，“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
说新中国的人民作为主体，是人人皆为主体。无主角戏正
是这种民间主体意识的一个鲜明的体现。现在来看，无主
角戏主张还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创作、传播
和阅读规律，应该说这在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下感很强的思想。

刘绍棠的乡土文学观念，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发
展创新的，而非固步自封的。刘绍棠主张“大乡土文学
观”，他说：“乡土文学不能画地为牢。必须大处着眼，小处
落墨，是在宏观照应下所进行的微观艺术创作。我所主张
和致力的乡土文学，乃是纳百川于大海，大而化之的乡土
文学。此即大乡土文学观。只有在大乡土文学观主导下
写出的乡土文学作品，才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他
称鲁迅先生所提出的“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
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
于中国之活动有利”这一论断，“永远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灵
魂和指针”。他还主张“洋为我用”“吃‘羊肉’变人肉”，积
极借鉴外国小说经验，认为乡土文学不能一成不变，既要
继承，更要不断革新。刘绍棠的乡土文学理论之所以有生

命力、有活力，是跟其不断求新求变的思想特质密切联系
在一起的。

刘绍棠既强调乡土文学注重地方性、注重地方色彩呈
现的一面，同时，他也强调这种地方性是“大处着眼”的，是
以日常撬动本质，以“小切口”来表现“大主题”。这实际上
是对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精神的继承。张定璜讲鲁迅的小
说：“《呐喊》里面没有像电影里面似的使你焦躁、使你亢奋
的光景，因为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没有那样的光景。鲁镇
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去都遇得见的一个镇，
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
在这个习见的世界里，在这些熟识的人们里，要找出惊天
动地的事情来是很难的，找来找去不过是孔乙己偷东西给
人家打断了腿，单四嫂子死了儿子，七斤后悔自己的辫子
没有了一类的话罢了，至多也不过是阿Q的枪毙罢了。然
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
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这其实道出了鲁迅先生乡
土小说的杰出之处，其于独特的乡土叙事中，隐含了一个
民族的普遍的精神创伤及其疗救路径的探索。“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地方色彩、地方性中，带有
一种普遍性情怀，一种对于“远方”和“人们”的关怀。这或
许就是“言近旨远”吧，表明了乡土文学所展开的多种的可
能性。

三

当代社会，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农业机械化
程度提高、城镇化建设加速、新农民网民化比例提高，农民
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与土地的分离程度都日益加深。
在文学创作方面，键盘写作越来越普遍、AI写作（或AI辅
助写作）方兴未艾，牵引现代化思维方式深度转型，文学写
作也在逐渐拉大与乡土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乡
土文学应走向何方？新时代乡土文学应如何为增强国人
的文化自信提供动力？刘绍棠以乡土为中心的文学理论
或许有着尤为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乡愁，可以说是我国文艺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背井
离乡的写作者抒写怀乡愁思，是新时代乡土文学也是新大
众文艺的重要呈现方式。而考究语言也正是网络文学提升
层次需要补足的一个短板，否则网络文学也同样有让人

“看着头疼，念着牙疼”的问题。今天我们探索乡土文学发
展路径，关注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作品和理论，我觉得主要
是应确立起一种关于乡土的自觉意识——守住根性、应对
新变。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我们的创作才是有根的，才是
有所依归的，才会血脉贯通，才留得住乡愁、望得见远方。
生机勃勃的参天大树，从来都是扎根于丰沃的泥土。

在写作此文的间隙，我又重温了刘绍棠的一些代表
性中短篇小说，比如《蒲柳人家》等。今天读来，依然觉得
里面的每个文字都是极认真极用心的，字里行间透着一
种敬重和自信。刘绍棠曾谦逊地称其作品为“野花”，强
调其“土生土长”的特色。在其笔下，人物和故事确乎都
带着古老而新鲜的泥土气息，但这个气息，或者说这个

“土气”，绝不是我们日常意义上所谓的“土气”，而是鲜明
的“国风”气质。在《我是一个土著》一文中，刘绍棠讲到
土与洋的辩证法：“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
我们，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它们本国和本民族的风格、特色
与气派。我们眼中的‘洋气’，正是这些外国文学作品自
身的‘土气’；而我们的文学作品越具有中国的‘土气’，在
外国人眼里也最‘洋气’。”我们现在强调要坚定文化自
信、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还有
现在文艺界倡导的新大众文艺，我觉得以刘绍棠为代表
作家之一的当代乡土文学写作及其思想理论在这些方面
都应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编审）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文学期刊邀
请读者进行评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这
是文学期刊“开门办刊”理念的具体体现。

《人民文学》推出了“人民阅卷”系列举措。
《儿童文学》自 2025 年起搭建起整套读者
评刊机制，落实“把儿童文学还给儿童”的
核心理念。《当代》《中国作家》等杂志也都
一直注重刊发读者来信。在这其中，尤为
醒目的是《作品》和《星火》杂志，它们不仅
在刊物上刊发读者评论，而且将评刊者姓
名登在刊物目录上。当然，二者的模式仍
存差异：《作品》采用专业评刊员的方式；

《星火》的“读者说”版块，则面向更广泛的
普通读者。此外，《十月》《湖南文学》等大
批刊物，均在微信公众号上线评刊版块。
当下还盛行着一类评刊相关形式，如幸运
读者评选、转发朋友圈集赞互动，部分刊物
还会为读者开设评奖环节。这些活动都有
利于强化刊物与读者之间的交流。

在读者评刊实践中，有很多问题值得
我们进一步思索。比如，如何平衡专业话
语与民间锐评的价值张力？如何使读者评
刊真正成为萃取真实民意、反哺文学创作
的活水，而非流于形式的圈子化互动？笔
者亲身参与过上述各类评刊活动，试着提
出自己的思考。

首先，文学期刊要广开言路，进一步重视读者评论。刊物
为构建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文艺新生态，常会邀请专业批评
家撰写作品评论。这类评论多附于文本之后，形成完整的评
价体系，批评家也能获得相对丰厚的稿酬。而读者评论往往
受篇幅严格限制，绝大多数情况下难以登上刊物目录，甚至连
公众号刊发都存在诸多阻碍。即便诞生于虚拟社区的“社交
共评”，也很难被刊物重视。究其原因，多数刊物的新媒体运
营仍显单一，很多刊物没有打造独立APP，也未布局抖音、小
红书、哔哩哔哩等多元社交平台。编辑主要是从邮箱投稿、公
众号评论区留言中选取读者意见。由此可见，当下的读者评
刊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其次，需要积极应对AI评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不难发
现，我们现在难以规避生成式AI对评论创作的介入。目前，
读者评刊的参与群体极为广泛，除传统写作者外，还吸纳了其
他各类读者。他们可能对AI介入创作有天然的认同，毕竟其
作为工具已经深入日常生活，而且他们也未必视评刊为正式
的创作。因此，很多读者评刊文章自然就带有AI味了。笔者
认为，刊物编辑对于评刊文章，尤其是拟刊登于纸刊、纳入目
录的评刊内容，应设立更严苛的甄选标准，避免出现“耗费精
力甄别粗制滥造的平庸文本”的情况。这一工作费力不讨好，
但是刊物编辑不能因噎废食，需在辨识读者意见、评判文本价
值的过程中，切实提升编辑素养。

再次，不仅要发歌功颂德的文章，也要发有效批评的文
章。读者的评刊工作相当于刊物的“产品质量评审”。但笔者
在参与各类评刊活动时发现，诸多参评文章中有太多的溢美
之词。若评刊仅沦为一味吹捧，那终究只是少数群体的自我
狂欢，必然失去其原本的价值。因此，应适当展示并吸纳观点
尖锐、具有批判性的评刊内容。当然，这也需要我们细品，评
刊者的出发点是不是建设性的。实际上，如果评刊者的出发
点是好的，那么，他的意见越尖锐越可能有借鉴性。倘若刊物
能真正汇聚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并真正转化为编刊的参
考，刊物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好。

最后，刊物需提升对评刊内容的响应效率。现在真的是
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作者投稿需要得到及时的反馈，读者评刊
当然也需要得到快速的反馈。现在的问题是，刊物的读者分
散在各网络平台，特别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有着很大的声量。
可是，传统刊物没有编辑力量覆盖如此广阔的网络平台，并对
读者意见给予及时的回应。但是，至少对有效的读者邮件和
公众号留言，要尽量及时回复。不少评刊活动烂尾、难以为
继，连读者意见邮箱都疏于查看，就会慢慢失信于大众。与此
同时，对于一些共性的问题，刊物编辑可以采取集中回复的形
式。这样有利于提升回应的效率。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
艺”。读者的评刊意见，实际上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具体形
式。因此，建立一套成熟的读者评刊体系的诉求也就呼之欲
出了。我们需要在栏目与机制上创新，打破文学创作端与受
众之间的壁垒，促进大众共创、实时互动与意义流动，推动构
建全新的文学生态，积极推动新时代文学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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